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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視角下“才”和“就”的標示功能比較探析

秦  宇

武漢大學

提要

本文藉助廣義量、上界與下界、類關係運算等概念工具，對副詞“才”和“就”的語義功

能重新作出了概括：（1）“才”可關聯兩側或右側成分，其作用統一是標示“僅及性”，
即“（左側的二階量）類小於等於（勉強達到）右側的二階量”。（2）“就”分為“就 a”

和“就 b”，“就 a”重讀、不可以替換成“便”，只關聯右側成分，其作用是標示“限

定性”，即“類小於等於（不超出）右側的二階量”，它與“才”同中有異，異在前者

偏靜態，後者偏動態；“就 b”不重讀、可以替換成“便”，關聯兩側成分，其作用是標

示“易至性”，即“左側的二階量類大於等於（輕易達到）右側的二階量”，它與“才、

就 a”大體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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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據王還（1956）、《現代漢語八百詞》（呂叔湘主編  1980）和《現代漢語虛詞
例釋》（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級語言班編  1982）所描述，副詞“才、就”大
致涉及時間、數量、關聯、語氣等用法，並呈現出相似、對立、配合等關係，情況交

叉繁複，讓人難以把握，因此唯有進行深入的概括，方能達到以簡馭繁的效果。下面

擇要介紹一些前人提出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概括方案。1

Biq（1984, 1988）運用焦點、量級蘊含、會話準則等理論對“才、就”的意義和
用法作了全面研究，認為“才、就”都是聚焦副詞：“才”表示排他性聚焦或否定預

期性聚焦，“就”表示一般聚焦。

白梅麗（1987）認為“才、就”是連接成分，它們在兩個單位（不一定是表層的
語言單位）之間建立一種關係：（一）當兩詞處在不帶從句標記的結構中並且彼此對

立時，“才”表示兩個單位之間的負的關係（說話人所說的時間、數量後於或多於說

話人所期望的時間、數量），“就”表示正的關係（說話人所說的時間、數量先於或

少於說話人所期望的時間、數量）；（二）當兩詞不對立時，“就”標示兩個單位

等同；（三）當兩詞處在帶（隨意的）從句標記的結構中時，“才”標示它所連接的

兩個從句之間的必要關係，“就”標示充足關係。Lai（1995）、張旭（1999）、陳立民
（2005）在白梅麗（1987）的基礎上作出了更進一步的概括，其中 Lai的概括為：“才”
表示斷言值位於比預期值更遠的位置，“就”表示斷言值位於比預期值更近的位置；

張旭的概括為：“才”表示實際語境的語義值比預設語境的語義值高，“就”表示實

際語境的語義值比預設語境的語義值低；陳立民的概括為：“才”表示實際在時間或

數量上比預期晚或多，“就”表示實際在時間或數量上比預期早或少。

陳小荷（1994）利用“主觀量”和“語義指向”這兩個概念對“才、就”作了
分析，認為“才”用於前指時是幫助表示主觀大量的，用於後指時是幫助表示主觀

小量的；“就”不管用於前指還是後指，都是幫助表示主觀小量的。2李宇明（2000: 
121–126）對陳小荷（1994）的概括作了部分修正，指出在不少情況下，“就”後面
的表量詞語是主觀大量。周家發（2012）在前兩者基礎上，又借用“梯級模型”對
“才、就”所表達的主觀量進行了解釋：“才 /只”對應的 LARGENESS( “Ql +謂語
+ Qr” )(= Qr/Ql)的函項值小，“就 /便”對應的 LARGENESS( “Ql +謂語 + Qr” )的函項
值大。

1 更多相關研究詳情可參看蔣靜忠（2008）和劉林（2013）。
2 張誼生（2000: 75–131）的觀點與陳小荷（1994）類似，只是將後者中的主觀大量和主觀小量換
成了增值強調和減值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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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鑫、杜家俊（2014）採用實驗室方法，對比分析了“才、就”的時間和數量
用法，證明在只有一個參項的最簡結構裡，“才”表示“已實現短時過去”和“主觀

少量”的意義，“就”表示“未實現短時將來”和“主觀少量”的意義；在有兩個參

項的結構裡，“X才 Y”和“X就 Y了 2”分別表達量的“前高後低”和“前低後高”

的對比，而“X就 Y”結構意義的確定取決於重音。之後的金立鑫（2015）又對前文
遺留的四個問題作出了回答。鄧川林（2018）從量級構式的角度出發，得到了“副詞
‘就’在非重讀時表示‘左低右高’的量級關係（這與金立鑫、杜家俊（2014）‘前
低後高’的提法是一致的），和‘才’相反，在數量、時間、關聯等用法中形成嚴整

的對應關係。‘就’還可關聯名詞性成分，作為焦點標記表達限制性的語義。副詞

‘就’在重讀時兼有焦點標記和量級副詞的用法，造成量級的倒置，表達和副詞‘才’

相似的語義關係”的結論，並說該結論也適用於“才、就”的語氣用法。

姜毅寧、陳振宇（2023）以力動態理論為解釋工具，指出“才”源自變化力動態
模型，因此“才”字句具有困難性、需要時機的特點，“才”表達時間長、條件嚴、

速度慢、數量大等；“就 1”源自穩態力動態模型，所以“就 1”句具有自變性、輕易

性的特點，“就 1”表達時間短、條件寬、速度快、數量少等；表限制義的“就 2”可

能與語氣副詞的逆主觀化有關，不符合力動態模型。

以上這些研究十分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才、就”的認識，但也存在一個共性問題，

那就是混淆，具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把“才、就”關聯成分的性質當作其語義功能，

從而導致出現如王琿、吳義誠（2023: 75）所指出的“一個詞同時編碼 [+大量 ]和 [+小量 ]
兩個截然相反的義素”之類的不合邏輯的情況（詳細分析見 2.1節）；另一類是將“才、
就”的語義功能和整體的語義或語用屬性等同，而這正是馬真（2016: 108）提醒人們
警惕的“將虛詞所在的格式的意義歸到那虛詞身上”的情況。

有鑒於此，本文準備在著力釐清和防止混淆的同時，使用廣義量（generalized 
quantity）、3上界與下界（upper/lower bound）、類關係運算（quasi-relation operation）
等工具對“才、就”的語義功能進行重新探究，以期比較簡明而妥善地解釋相關語言

事實。另外，考慮到方便性和條理性，我們將以用法為線展開論述，依次是基數型（時

量、數量等）用法、序數型（時點、序數詞等）用法、關聯用法、語氣用法，而且會

在論述中貫徹“一般化”或“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思想，即把通過分析基數
型用法得出的有關“才、就”的結論向序數型、關聯和語氣用法推廣，以確保結論的

普適性，並取得各種用法之間相互呼應和補充的效果。 

3 廣義量即李宇明（2000: 30–73）所說的量範疇，它下轄物量、空間量、時間量、動作量、級次量、
語勢等六種次範疇，既包括用數量詞語表達的明量（即狹義量，見陳小荷  1994），也包括不用
數量詞語而用其他手段表達的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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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數型用法

由於基數型用法能夠較為全面地展示“才、就”的性質，故我們的論述從此類用

法開始。而在開始之前，首先要做一些正名工作。

請看例子：

(1) a. 小李三天才寫了六千字。
 b. 小李寫六千字才用了三天。
(2) a. 小李三天就 a寫了六千字。

 b. 小李寫六千字就 a用了三天。

(3) a. 小李三天就 b寫了六千字了。

 b. 小李寫六千字就 b用了三天了。
4

例（1）和例（2）（3）分別是“才”和“就”基數型用法的實例，而其中下標的
有無與數量則體現了我們對“才、就”語義分合的基本看法：“才”只有一個，“就”

分為兩個，記作“就 a”（與“才”同中有異）和“就 b”（與“才”對立）。“就 a”

和“就 b”的識別可藉助於語音和替換詞兩個方面的特徵，就語音來說，“就 a”重讀，

“就 b”不重讀；
5就替換詞來說，“就 a”不可以替換成“便”，“就 b”則可以替換。

正名已畢，下面來作比較，先比較對立的“才”（例（1））和“就 b”（例（3））。

2.1. “才”與“就 b”的基數型用法比較和語義功能概括

參照陳小荷（1994）和李宇明（2000: 121–126），我們可以對例（1）（3）裡
“才、就 b”兩側成分的量值情況作出初步分析：例（1a）中，“才”左右兩側的“三
天”和“六千字”分別是主觀大量和主觀小量，例（1b）仿此；例（3a）中，“就 b”左

右兩側的“三天”和“六千字”分別是主觀小量和主觀大量，例（3b）仿此。而量值
大小的確定一般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借助對比項，常用的對比項為預期（Biq 1984, 
1988；白梅麗  1987；Lai 1995；張旭  1999；陳立民  2005），如例（1a）中“三天”
和“六千字”對應的預期時量和字數可以假設是“兩天”和“七千字”，所以它們分

別是較長的時量和較少的字數；例（3a）中“三天”和“六千字”對應的預期時量和
字數可以假設是“四天”和“五千字”，所以它們分別是較短的時量和較多的字數。

另一種是添加特徵標誌詞（馬真  1981；李宇明  2000: 114），如：

4 本文中未標明出處的例句，均系作者自擬。另外，為了避免混淆，我們給全文例句裡的“就”都
加了下標。

5 徐以中、楊亦鳴（2010）採用實驗語音學的手段對“就”字句的輕重音問題作了定量研究，其中
的聲學參數測量結果可以佐證這一論斷。



7092026年4月　第105卷  第2期
April 2026　Volume 105  Number 2

(4) a. 小李用了整整三天才只寫了六千字。
 b. 小李寫了整整六千字才只用了三天。
(5) a. 小李只用了三天就 b寫了整整六千字了。

 b. 小李只寫了六千字就 b用了整整三天了。

例（4a）中“整整”和“三天”合起來表示較長的時量，而“只”和“六千字”
合起來表示較少的字數，例（5b）同此；例（4b）中“整整”和“六千字”合起來表
示較多的字數，而“只”和“三天”合起來表示較短的時量，例（5a）同此。

仔細審視以上分析，我們發現該分析揭示的並不是“才、就 b”本身的語義功能，而

是其關聯成分的性質。倘若從語義指向角度將二者掛鉤的話，那麼就會出現一種矛盾局

面：“才、就 b”既編碼 [+大量 ]義素，也編碼 [+小量 ]義素（王琿、吳義誠  2023）。

這種矛盾局面金立鑫、杜家俊（2014）和鄧川林（2018）給出的刻畫——“才”
和“就 b”分別表示量值的“左高右低（或前高後低）”和“左低右高（或前低後高）”

的對比，則可以避免，但這些刻畫也有問題：

其一，自身的適用性存在不足，這些刻畫對於例（1）（3）那樣的雙量式是適用
的，可是對於單量式就不那麼適用了，如：

(6) a. 小王一個月才學會開車。
 b. 小王學會開車才用了一個月。
(7) a. 小王一個月就 b學會開車了。

 b. 小王學會開車就 b用了一個月了。

依照鄧川林（2018）的分析，例（6a）中“才”右側的“學會開車”要取常量，
例（6b）中“才”左側的“學會開車”要取常量，而這都是不完全符合“左高右低”
模式的；例（7a）中“就 b”右側的“學會開車了”要取常量，例（7b）中“就 b”左

側的“學會開車”要取常量，而這也都是不完全符合“左低右高”模式的。

不過該問題並不難解決，只需引入一種廣義量即可，這種量關涉“才、就 b”

與“了 2”的相容性問題（岳中奇  2000；金立鑫、于秀金  2013；王冬梅、姜炫先  
2015；陸志軍、溫賓利  2020）。為了方便說明，我們對例（6）（7）作一下改寫：

(8) a. 小王一個月才學會開車（*了 2）。

 b. 小王都學會開車了 2才用了 1一個月（*了 2）。

(9) a. 小王一個月就 b學會開車了 2。

 b. 小王剛學會開車（*了 2）就 b用了 1一個月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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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a）中的“學會開車”和“了 2”不相容，且和“沒學會開車”對立，這說明

它既不是完成體（perfect aspect），也不是未完成體（imperfect aspect），而是介於二
者之間的一種狀態，我們把這種狀態稱作臨界體（critical aspect）。6這三種體代表了

事物、性狀或事件變化的三種狀態，可歸入時間量範疇（李宇明  2000: 52）。由於這
三種體的先後次序是“未完成體→臨界體→完成體”，所以比較而言，完成體是較大

量，臨界體與未完成體是較小量。參照例（8a）的分析，可知例（8b）中的“都學會
開車了 2”是完成體（較大量），“用了 1一個月（*了 2）”是臨界體（較小量）；

例（9a）中的“學會開車了 2”是完成體（較大量）；例（9b）中的“剛學會開車（*了 2）”

是臨界體（較小量），“用了 1一個月了 2”是完成體（較大量）。

把這種新引入的量和前面論及的用數量詞語表達的量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三

種量，第一種是以數值為唯一內核的量（用對比項或特徵標誌詞來辨識），如例（8a）
和例（9a）中的“一個月”；第二種是以體為唯一內核的量（用“了 2”來辨識），如

例（8a）中的“學會開車（*了 2）”、例（8b）中的“都學會開車了 2”、例（9a）中
的“學會開車了 2”、例（9b）中的“剛學會開車（*了 2）”；第三種是融數值和體

於一身的量（融合規律為小跟小相融、大跟大相融），如例（8b）中的“用了 1一個

月（*了 2）”（小數值跟臨界體相融），例（9b）中的“用了 1一個月了 2”（大數

值跟完成體相融）。這三種量裡的第一種與第二種可歸並為一類，稱作單純量（pure 
quantity）；第三種自成一類，稱作複合量（compound quantity）。

在上述廣義量的背景下，“左高右低”和“左低右高”的刻畫才能做到名副其實。

其二，“左高右低”和“左低右高”的量值對比並不等同於“才”和“就 b”的語

義功能，而且這種表層的量值對比也難以與句內其他類型的特徵標誌詞建立連接，如：

(10) a. 小李三天才勉強寫了 1六千字。

 b. 小李寫六千字才僅僅用了 1三天。

(11) a. 小李三天就 b 輕鬆寫了 1六千字了 2。

 b. 小李寫六千字就 b 一下子用了 1三天了 2。

例（10）中出現了“勉強、僅僅”，例（11）中出現了“輕鬆、一下子”，我們認
為這兩組特徵標誌詞對揭示“才、就 b”的語義功能至關重要，但“左高右低”和“左低

右高”的量值對比卻無法將這兩組詞所蘊含的意味呈現出來，因而必須找尋新的思路。

6 臨界是一個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如在物理學中有臨界點、臨界角、臨界溫度、臨界壓力、臨界阻
尼等術語，在語法化研究領域有臨界環境、臨界頻率等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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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們引入數學中“上界”與“下界”的概念，二者的定義為“如果存在一

個實數M，使得一個實數集合 E中的所有數都小於或等於M，則說M是 E的一個上界；
如果存在一個實數 m，使得一個實數集合 E中的所有數都大於或等於 m，則說 m是 E
的一個下界”（伍勝健  2009: 5）；通俗地講，就是上界代表“大”，下界代表“小”。
然後借助這對概念，建立兩個深層的量位：上界為高位，下界為低位。

接著要做的便是把這兩個量位分配到先前已確定的量值上，可能的分配方案有兩

種。一種是高位配高值、低位配低值，這種方案沒有改變原先的對比格局，也就解決

不了前面所說的連接問題，所以不可取。另一種是高位配低值、低位配高值，這種方

案能夠解決連接問題，所以正是我們要採用的。

在該方案下，原先一階的量值對比“左高右低”和“左低右高”被改述為二階的

量位—量值對比“左下高右上低”和“左上低右下高”，進而我們可以對其中的二階量

（two-order quantity）作類似於“≤”（小於等於）和“≥”（大於等於）的關係運算
（為了有所區別，此處使用符號“ ≤ ”“ ≥ ”，它們分別讀作類小於等於、類大

於等於），得到“左下高 ≤ 右上低”和“左上低 ≥ 右下高”。這兩個類不等式（quasi-
inequality）的直觀圖示如下：

圖 1  “才”對應的二階量比較關係（例（10a））

圖 2  “就 b”對應的二階量比較關係（例（11a））

根據上面這兩個類不等式，我們便能對“才、就 b”的語義功能重新作出概括了：

“才”的作用是標示“左側的二階量類小於等於（勉強達到）右側的二階量”，即“僅



712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及性”（narrow reachability）；“就 b”的作用是標示“左側的二階量類大於等於（輕

易達到）右側的二階量”，即“易至性”（easy accessibility）。

對於該概括，我們還要進行一些詮釋和調整，具體如下：

第一，“才”和“就 b”都是標示詞（indicator），自身並不表示時量、數量等，
基數型用法只是它們出現的一種語境而已，後文將要論及的序數型、關聯和語氣用法

亦是如此。

第二，“才”標示的僅及性和“就 b”標示的易至性都偏動態，這一點或許可以從

它們的歷時來源找到依據，前者源自“才”的本義“草木之初”（劉林  2013: 248），
後者源自動詞“就”的到達、完成義，7而這兩個意義皆指向動態的時間（或過程）

推移。

第三，“才”和“就 b”可以配合使用，如：

(12) a. 才三天，小李就 b寫了 1六千字了 2。

 b. *就 b /都三天了 2，小李才寫了 1六千字。

觀察例（12），會發現“才三天”能說，但“就 b三天了 2”卻不能說，這表

明“就 b”必須關聯兩側成分，而“才”可以只關聯右側成分。據此，我們需要把僅

及性原來的表述微調為“（左側的二階量）類小於等於（勉強達到）右側的二階量”。

至此，“才”和“就 b”的比較可告結束，接下來比較同中有異的“才”（例（1））
和“就 a”（例（2））。

2.2. “就 a”與“才”基數型用法的異同及其語義功能的概括

例（2）的語意與例（1）對應相同，而且兩例中的“就 a”和“才”可以互換、連

用，並都與“了 2”不相容，即如下：

(13) a. 小李三天就 a /才寫了 1六千字（*了 2）。

 b. 小李寫六千字就 a /才用了 1三天（*了 2）。

(14) a. 小李三天就 a才寫了 1六千字（*了 2）。

 b. 小李寫六千字就 a才用了 1三天（*了 2）。

7 關於“才”和“就 b”以及“就 a”的歷時來源問題，學界頗有爭議，這裡不便展開討論，僅僅列

出我們認為比較有道理的說法。想了解更多詳情，可參看李宗江（1997, 1999）和劉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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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14）所展現的互換、連用關係和相容情況說明“就 a”的語義功能與

“才”有相似之處。不過在其他一些例子裡，二者又不能進行互換，如：

(15) 小王一個月才 /*就 a學會開車。

(16) a. 這個地方就 a /*才產煤，不產別的礦物。（蔣靜忠、魏紅華  2010: 44）
 b. 教室裡就 a /*才我自己，沒別人。
 c. 假期就 a /*才剩三天了 2。

 d. 玩具就 a /*才差一個沒找到了 2。
8

 e.這列從武昌站出發的火車就 a /*才到鄭州站，不到北京西站。
 f. 這列從武昌站出發的火車就 a /*才到鄭州站，不在其他站點停靠。
 g. 就 a /*才他那樣一個不努力學習的人能考出好成績嗎？

例（15）中“學會開車”和“才”相容，和“就 a”不相容；例（16）中“產煤、
我自己、剩三天、差一個、到鄭州站、到鄭州站、他那樣一個不努力學習的人”和

“就 a”相容，和“才”不相容。這兩例表明“就 a”對成分屬性的要求和“才”不同，

而前面我們說過“才”偏動態，那“就 a”自然就偏靜態了，這一點也或許可以從其歷

時來源找到依據，它源自介詞“就”的限制義（劉林  2013: 214），而該意義指向靜態
的空間（或範圍）限定。

另外，“就 a”還有一點與“才”不同，那便是它在句中要重讀，
9也因此其關聯

對象必然居後，換言之，即它只關聯右側成分，而該成分的性質為上界量位的較低量

值，如例（16a）中的“產煤”後面可以補出“這一種礦物”，二者合起來表示所產礦
物的種類數少；例（16b）中的“我自己”後面可以補出“一個人”，二者合起來表示
人員數少；例（16c）中的“（假期）剩三天”表示所剩的時量短；例（16d）中的“（玩
具）差一個”表示所差的物品數少；例（16e）中的“到鄭州站”和前面的“從武昌站
出發”合起來表示這列火車行駛的路線短；例（16f）中的“到鄭州站”和其後隱含的
“這一個站點”合起來表示這列火車停靠的站點少；例（16g）中的“他那樣一個不努
力學習的人”是一個貶義的描述，表示對“他”的評價值低。

8 例（16c）（16d）與例（13）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就 a”似乎和“了 2”相容，但這其實只是假象，

因為它們可以變換為：

 (i) 假期已經就 a剩三天了 2。

 (ii) 玩具已經就 a差一個沒找到了 2。

 觀察（i）（ii），就會發現“了 2”是和“就 a”前的“已經”配對，也即作用於“就剩三天、就

差一個沒找到”的整體，並不是“就 a”直接關聯的對象的一部分。
9 關於“就 a”和“才”在句中的輕重音差異情況，可參看徐以中、楊亦鳴（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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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就 a”和“才”的異同，我們可將“就 a”的語義功能概括為：“就 a”

的作用是標示“類小於等於（不超出）右側的二階量”，即“限定性”（limitation）。

3. 序數型用法

通過分析基數型用法得到的有關“才、就”的結論同樣適用於其序數型用法，下

面結合實例來說明。

3.1. 時點用法

先看例子：

(17) a. 小趙八點才起床。
 b. 小趙起床才八點。
(18) a. 小趙八點就 b起床了 2。

 b. 小趙起床就 b八點了 2。

(19) a. 才八點，小趙就 b起床了 2。

 b. *就 b /都八點了 2，小趙才起床。

例（17）–（19）展示了“才”和“就 b”在時點用法上對立與配合的情況。我們

可以像 2.1節那樣，通過添加特徵標誌詞的方式對它們進行變換：

(20) a. 小趙直到八點才勉強起了 1床（*了 2）。

 b. 小趙都起床了 2才將將到八點（*了 2）。

(21) a. 小趙剛八點（*了 2）就 b麻利兒起床了 2。

 b. 小趙剛起床（*了 2）就 b一下子到八點了 2。

(22) a. 才剛八點（*了 2），小趙就 b麻利兒起床了 2。

 b. *就 b /都已經八點了 2，小趙才勉強起了 1床（*了 2）。

觀察例（20）–（22）（“才”只關聯右側成分的例（22a）除外），不難看出其
中“才”左右兩側的成分都分別是較高量值和較低量值，且句內出現了特徵標誌詞“勉

強”或“將將”，因此能用類不等式“左下高 ≤ 右上低”和僅及性來解釋；而“就 b”

左右兩側的成分都分別是較低量值和較高量值，且句內出現了特徵標誌詞“麻利兒”

或“一下子”，因此能用類不等式“左上低 ≥ 右下高”和易至性來解釋。

再看例子：



7152026年4月　第105卷  第2期
April 2026　Volume 105  Number 2

(23) a. 張三才來。
 b. 張三就 b來。

 （金立鑫、杜家俊  2014: 142, 143）

王還（1956）和金立鑫、杜家俊（2014）基於例（23），單列出了一個“才”和
一個“就”，但我們認為這麼做是不必要的，之前“才”和“就 b”的分析模式在此照

樣適用。對於例（23）中的“才”和“就 b”，王還（1956）說它們表示對立的時態，
金立鑫、杜家俊（2014）說它們表示對立的時體意義，但在我們看來導致時態或時體
意義對立的其實不是“才”和“就 b”，而是其前隱含的時間詞，姑且分別用“剛剛”

和“馬上”補之：

(24) a. 張三剛剛才來。
 b. 張三馬上就 b來。

由於“剛剛”意為“不久前”，“馬上”意為“不久後”，而所參照的時間點

又是同一個，所以例（24a）和例（24b）自然就呈現出了對立的時態或時體意義。並
且拿例（24a）和例（24b）來比較“才”和“就 b”，本身便違反了平行性原則（朱

德熙  1986），因為二者的“時”一個為過去時（past tense），一個為將來時（future 
tense），而真正平行的比較是如下這樣：

(25) a. 張三直到剛剛才來（*了 2）。

 b. 張三很久以前就 b來了 2。

(26) a. 張三要很久以後才來（*了 2）。

 b. 張三馬上就 b來了 2。

例（25a）和例（25b）、例（26a）和例（26b）的差異都與例（20a）和例（21a）
相同，因此依然能分別用類不等式“左下高 ≤ 右上低”和僅及性（“才”）與類不等

式“左上低 ≥ 右下高”和易至性（“就 b”）來解釋。

還看例子：

(27) a.*小趙八點就 a起床。

 b.?小趙起床就 a八點。

對照例（27）和例（17），可以看到“就 a”在時點用法上極其受限，而“才”則

不受限，這可拿第 2節得到的“就 a”偏靜態、“才”偏動態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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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其他序數型用法

接著看例子：

(28) a.  著名晉商喬致庸認為：經商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講義，第三才是取利。（《人
民日報》1997年 1月）

 b.  1990年，他從美國學習三年歸來的第一件事就 b是幫父母淘廁所，令鄉親

們驚訝不已。（《人民日報》1997年 1月）

例（28）展示了“才”和“就 b”在序數詞用法上對立的情況。其中（28a）裡“才”
左側的“第三”相較於“第一、第二”而言次序靠後，即量值較高，右側的“取利”

相較於“守信、講義”而言重要性居下，即量值較低，且句內不能出現特徵標誌詞“直

接”（*第三才直接是取利），故可以用類不等式“左下高 ≤ 右上低”和僅及性來解釋；

（28b）裡“就 b”左側的“第一”次序最靠前，即量值較低，右側的“幫父母淘廁所”

是一件“令鄉親們驚訝不已”的事情，即量值較高，且句內能出現特徵標誌詞“直接”

（第一件事就 b直接是幫父母淘廁所），故可以用類不等式“左上低 ≥ 右下高”和易至

性來解釋。

最後看例子：

(29) a. 這個地方才 /*就 a 將將能產煤，還不會煉焦。

 b. 這列從武昌站出發的火車才 /*就 a 將將到鄭州站，還沒到北京西站。

例（29）中的“能產煤”和“到鄭州站”分別屬於加工能力序列（能產煤→會煉
焦）和列車運行序列（到鄭州站→到北京西站），所以都是序數型成分（皆次序靠前，

即量值較低），帶有推移性，故它們只與偏動態的“才”相容，而與偏靜態的“就 a”

不相容。並且，例中“才”字句內出現了特徵標誌詞“將將”，所以能用類不等式“（左

下高） ≤ 右上低”和僅及性來解釋。

4. 關聯用法

從動態的過程推移引申出關聯，路徑直接且自然，而由靜態的範圍限定向關聯引

申，則顯得跳躍又曲折，故關聯用法不涉及“就 a”，
10只涉及“才”和“就 b”，並

且也在 2.1節所得“才、就 b”之結論的涵蓋範圍內，下面詳加闡述。

10 從之後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關聯用法裡的右側成分都和例（17a）（27a）中的“起床”一樣是
動態的，不能滿足“就 a”的要求，而這是關聯用法不涉及“就 a”的另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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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才”與“就 b”的關聯用法比較

請先看例子： 

(30) a.  只有依靠群眾才（*一定）能做好工作（*了 2）。/（必須）要多練習，才
能提高成績（*了 2）。

 b. 正因為有困難，才（不得已）派我們去（*了 2）。

 c.  大家（純粹）為了幫助你，才（勉為其難）提這些意見（*了 2）。

 （呂叔湘主編  1980: 88）
(31) a.  只要努力鑽研，就 b （一定）能攀登科學高峰（了 2）。/如果他去，我就 b （直

接）不去了 2。/他既然不同意，那就 b （乾脆）算了 2。

 b. （*正）因為臨時有事，就 b （直接）在長沙逗留了兩天（了 2）。

 c. （*純粹）為了趕時間，就 b （乾脆）少休息一會兒（了 2）。

 （呂叔湘主編  1980: 283）

例（30）和例（31）分別是“才”和“就 b”關聯用法的實例，而它們中的 a、b、
c依次表示“條件—結果”“原因—結果”“目的—行為”的關係。對兩例進行觀察，
會看到例（30）中，“才”左側的成分可由“只有、必須、正、純粹”標誌，表明該
成分所指的條件、原因或目的是唯一的、必需的、必要的或強制性的（史錫堯  1982；
王還  1989；張誼生  2000: 120；邢福義  2001: 97, 100），也即估值高的，而其右側的
成分與“了 2”不相容，因此該成分所指的結果或行為是臨界體，且句內可以出現特徵

標誌詞“不得已、勉為其難”，不可以出現“一定”，故能夠用類不等式“左下高 ≤ 
右上低”和僅及性來解釋；例（31）中，“就 b”左側的成分可由“只要、如果、既然”

標誌，不可由“正、純粹”標誌，表明該成分所指的條件、原因或目的是不唯一的、

充足的、充分的或非強制性的（參考同上），也即估值低的，而其右側的成分與“了 2”

相容，因此該成分所指的結果或行為是完成體，且句內可以出現特徵標誌詞“一定、

直接、乾脆”，故能夠用類不等式“左上低 ≥ 右下高”和易至性來解釋。

4.2. 跨域同形格式中的“才”與“就 b”

這一小節我們從同形格式的角度，來驗證關聯用法與序數型、基數型用法裡的

“才”和“就 b”的同一性（identity）。如：

(32) a.  直到王動到他屋裡來的時候，他才醒。（古龍《歡樂英雄》（下），123頁，
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序數型）

 b.  直到郭大路將一盤剛出鍋的糖醋魚摔到客人臉上去的時候，別人才真的受不
了。（古龍《歡樂英雄》（上），7頁，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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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 小陳一下班就 b回家了。（序數型）

 b.  自從大學畢業後，他到了一家私企成為一名程序員，一幹就 b是三年。（紫

金陳《無證之罪》，12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基數型）
 c.  我發覺您特有才氣，觀察事物特仔細，對話雖少，但一對就 b對在我們心

坎兒上了。（王朔〈一點正經沒有〉，《王朔文集 ·諧謔卷》，122頁，
華藝出版社，1992年）（關聯）

例（32）中的“直到……的時候才……”格式既能出現於序數型用法，又能出現
於關聯用法，而例（33）中的“一……就 b……”格式更是橫跨序數型、基數型、關聯

三種用法（王弘宇  2001；王光全  2005）。既然格式無異，那麼其中的“才”和“就 b”

的語義功能自然也是一貫的。

類似地，我們也可以說非複句用法（例（34））與複句用法（例（30a））裡的
“才”是同一的，因為二者共用“只有……才……”格式。

(34) a. 只有在深夜裡見過這種景象的人才懂得這句詩的妙處。
 b. 只有在夜間，她才回到她那被燒毀了的破屋子裡去。
 （邢福義  2001: 98）

5. 語氣用法

第 2節得出的關於“才、就”的結論還能不能推廣至其語氣用法呢？答案是肯定
的，下面具體論證。

5.1. “才”的語氣用法

先請看例子：

(35) a. 這才是名副其實的英雄！ b. 昨天那場球才精彩呢！
 c. 他不知道才怪呢！ d. 你才是死心眼兒！
 e. 我才不去呢！ f. 我才懶得管呢！
 （呂叔湘主編  1980: 88）
(36) a.  王動忽然道：“有錢也並不是壞事。”郭大路道：“窮呢？”王動道：“窮

也不壞。”郭大路道：“什麼才壞？”王動道：“什麼都不壞，壞不壞只

看你這個人懂不懂得享受人生。”（古龍《歡樂英雄》（上），129頁，
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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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郭大路眨了眨眼，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去做強盜？”燕七道：“因為我
們不是做強盜的人。”郭大路道：“要哪種人才能做強盜？”燕七道：“不

是人的那種人。”（古龍《歡樂英雄》（下），81–82頁，河南文藝出版
社，2013年）

 c.  究竟他是獵人，還是無情才是獵人？（溫瑞安《四大名捕會京師》，387頁，
作家出版社，2012年）

例（35）（36）是“才”語氣用法的實例，其中（35）為感歎語氣，（36）為疑
問語氣，兩種語氣雖然相異，但皆強烈。深入分析兩例，會發現（35）（36c）可增擴
成一個問答兼對比的語境，而（36a）（36b）能簡化出一個類似的語境：

(37) a. 誰是英雄？其他人都不是英雄，這個人才是名副其實的英雄（呢）！
 b. 哪場球精彩？前天那場球稱不上精彩，昨天那場球才精彩呢！
 c. 哪種情況怪？他知道不算怪，他不知道才怪呢！
 d.  （你真是死心眼兒！→）誰是死心眼兒？我不是死心眼兒，你才是死心眼

兒（呢）！

 e. 誰不去（蹦極）？別人去，我才不去呢！
 f. 誰懶得管（這件事）？你願意管，我才懶得管呢！
(38) a. 什麼壞？有錢和窮都不壞，（究竟）什麼才壞？
 b. 哪種人能做強盜？我們不能做強盜，（到底）要哪種人才能做強盜？
 c.  誰是獵人？究竟（無情不是獵人）他才是獵人還是（他不是獵人）無情才

是獵人？

仔細觀察例（37）（38），會看到在兩例中，“才”左側的成分“這個人、昨天
那場球、他不知道、你、我、我，什麼、哪種人、他 /無情”是各自起首問題的實際
答案或預期答案，並且前邊分別有一個否定性小句，11這說明該答案不是一下子就給出

的，而是經過排除後才給出的，也即它的求取軌跡長，12同時其右側的成分與“了 2”

不相容，所以是臨界體，因此依然可以用類不等式“左下高 ≤ 右上低”和僅及性來解釋。

另外，通過例（37）（38），我們還能夠知道“才”字句之所以表達強調確定、
辯駁等強烈的語氣，主要是由於兩個因素，一是語調或語氣詞，而語氣詞包括表示誇

11 由於例（37e）（37f）裡的問句謂語是否定的，所以其中的“別人去”和“你願意管”應分析為“別
人不不去”和“你不懶得管”，故它們也都是否定性小句。

12 在同樣的問答語境下，“就 b”左側成分的性質與“才”相反，如：

 (i) 誰學過法語？老趙就 b學過法語。（改編自呂叔湘主編  1980: 281）
 （i）裡的“老趙”這個答案便是一下子給出的，也即它的求取軌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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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語氣的助詞“呢”（朱德熙  1982: 213）等和有加強語氣作用的追究性副詞“究竟、
到底”（呂叔湘主編  1980: 279；邵敬敏  2023）等；二是對比語境，這和“才”的兩
側成分（尤其是右側的謂詞）存在直接關係。

5.2. “就 a”的語氣用法

與“才”字句一樣，“就 a”句也能表達強烈的語氣，但其背後的原因與前者不

同，如：

(39) a.  我就 a是范騾子！范騾子就 a是我！（李佩甫《羊的門》，126頁，作家出
版社，2022年）

 b.  你們不讓我幹，我就 a要幹！ /我就 a不信我學不會。/我就 a知道他不肯來。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級語言班編  1982: 292）
 c.  是他，是他，是他，就 a是他，我們的朋友小哪吒；是他，就 a是他，是他，

就 a是他，少年英雄小哪吒。（歌曲《少年英雄小哪吒》）

 d.  我把杜梅拉起來，暗暗使勁表面上還作攙扶狀，“走吧，別擰啦，何必
呢？”“就 a不走，就 a不走。”杜梅半推半就，嘴始終硬著。（王朔〈過

把癮就死〉，《王朔文集 ·純情卷》，331頁，華藝出版社，1992年）

由例（39）可知“就 a”句表達強烈的語氣主要得益於“就 a”自帶的重音，有時

還輔以修辭手法“回環”（如（39a））或“反復”（如（39c）（39d））對語氣的
加強作用（王希杰  2014: 288, 305）。此外，我們也可以仿照 2.2節的操作來處理例
（39），即在“就 a”右側成分的後面補出“這個人、這個選擇、這種態度、這種信念”

等，從而彰顯該成分的唯一性，而唯一也就意味著數值小，據此，便能夠說“就 a”右

側的成分是上界量位的較低量值，可以用限定性來解釋。並且，在我們看來，限定性

與強烈的語氣是相通的，即經由限定可達到強調的效果。

5.3. “就 b”的語氣用法

“就 b”句和“才”字句、“就 a”句相反，它既沒有對比語境的支撐，也沒有

重音的加持，只能依靠語調或語氣助詞“吧”來表達讓步、同意、無所謂等柔和的

語氣，如：

(40) a.  你不贊成，那就 b算了吧。（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級語言班編  
1982: 292）

 b. 運輸的事就 b這麼辦吧！（呂叔湘主編  1980: 283）
 c. 比賽就 b比賽吧，輸了也沒關係。（呂叔湘主編  1980: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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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稍加觀察，就會發現例（40）可以變換成關聯用法裡的“如果 /既然……就 b（直

接 /乾脆）……”格式，具體為（40a）“如果你不贊成，那就 b乾脆算了吧”，（40b）
“既然你這麼說了，那運輸的事就 b直接這麼辦吧”，（40c）“既然要參加比賽，那
就 b直接去比賽吧”，而相應地，“就 b”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當然還是標示易至性。 

6. 結論

“才、就”是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課題，許多前輩學者都投身其中。我們在充分

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借由引入上界與下界的概念這個關鍵步驟，對“才、就”的

性質進行了全新的探索，最終得到兩條相對簡明的結論：（1）“才”是一個可關聯兩
側或右側成分、標示僅及性 [（左側的二階量）類小於等於（勉強達到）右側的二階
量 ]、偏動態的副詞；（2）“就”包括重讀、不可以替換成“便”的“就 a”和不重

讀、可以替換成“便”的“就 b”，它們分別是只關聯右側成分、標示限定性 [類小於
等於（不超出）右側的二階量 ]、偏靜態和關聯兩側成分、標示易至性 [左側的二階量
類大於等於（輕易達到）右側的二階量 ]、偏動態的副詞。利用這兩條結論，我們可
以比較妥善地解釋“才、就”的各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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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mploying conceptual tools such as generalized quantity, upper/lower bound, and quasi-
relation operation,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the adverbs cai and jiu: (1) Cai 
can associate with components on both sides or with right-side components, uniformly indicating 
“narrow reachability” – i.e., “the (left-side two-order) quantity quasi-relationally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barely reaching) the right-side two-order quantity.” (2) Jiu is divided into jiua and ji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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